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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首届全国高校“理律杯”模拟法庭辩论赛已然落下帷幕，七个奖项：辩论冠、亚、季军，
两份 佳书状奖以及两个 佳辩手奖中，武汉大学代表队一举夺得了三个奖项：辩论赛冠军、

一份 佳书状奖以及一个 佳辩手奖；此外，还第一个捧回了“理律杯”比赛的流动杯，真

可谓硕果连连！我，作为武汉大学代表队的一名参赛队员，同时也是本次比赛的“ 佳辩手”，

激动之情更是自不待言。时值今日，每当看到比赛时的照片，每当与昔日的队友相聚时，心

中便生有万分的感慨：训练时的头前尾后，比赛时的台上台下；争执时面红耳赤的激烈，胜

利时情不自禁的泪水，还有那无数次的欢声笑语……，一切都仿佛昨日才发生过般的鲜活与

清晰，让我割舍不得也忘却不掉——记忆是个无底的黑匣，珍惜的人们爱把美好的日子装进

去，却怎么也填不满；而每当打开珍藏的黑匣时，却再也舍不得关上了。	   	  
我也不例外。	   	  
	   	   	  
一、误入辩论队	   	  
	  
	   	   	   	  去年的国庆节，我也是在家里过的，跟往年一样仍不得轻松；但是，与往	   	  
年不同的是，去年是在准备全国的统一司法考试，而往年则是一直在为模拟法庭辩论赛而忙

碌。	   	  
	   	   	   	  提起模拟法庭辩论，我似乎是情有独钟的——连续两年参加国际模拟商事仲裁庭比赛。
去年四月份，国内非典正猖獗时，我和其他三名队员在肖永平教授的带领下去了维也纳。在

那次比赛中，我见识到了科隆、哈佛学生的风采，也开始隐约懂得法庭辩论的“道”与“术”。

而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当属科隆大学的一位上场队员：他扎实的法律功底，谦和温雅

的谈吐；他对于案件每一个细节的周详见解；他微侧向仲裁员的坐姿，应对自如的回答，随

时翻开手边书籍信手即用的优雅，是我始终在追寻的感觉……	   	  
言归正传，就在我对着砖头一样的备考资料两眼发直时，接到了院里的一个	   	  
电话：“小朱，有一个模拟法庭比赛，参加吧。”	   	  
	   	   	   	  “恩……我在准备司法考试。”	   	  
	   	   	   	  “没关系，不冲突。”	   	  
	   	   	   	  “恩……那好吧。”	   	  
	   	   	   	  电话挂了，愣了半晌，我才突然想起还没来得及问是关于哪方面的比赛。他们好像是看
准了我对模拟法庭辩论的兴趣，知道我是来者不拒的。	   	  
	   	   	   	  这学期又有的忙了，我心中暗自想到。	   	  
	   	   	   	  然而，事实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得多！	   	  
	   	   	  
	   	   	   	  第一次的正式聚会安排在司法考试前的第三天，由温世扬副院长主持：“这次比赛，我
们武汉大学法学院报名的比较晚，所以来不及进行选拔，就暂且决定由你们几位参加。廖诗

平，01级国际经济法的硕士研究生，你们的大师兄；易仁涛，03级经济法的硕士研究生，



法学院辩论队的队长；朱琼娟，03 级民商法的硕士研究生，参加过两届模拟商事仲裁辩论
赛；吴文芳，00 级的本科毕业生，法学院辩论队的主力。你们的领队是张善斌老师，他工
作很细致的，以后日常事务都由他负责安排。”	   	  
	   	   	   	  温院长简洁而又清楚地介绍了即将与我共事两个多月的老师与队员们。其实，这些人对
我而言并不陌生：易仁涛和我本科就是同学，四年里，在辩论队中摸爬滚打成长起来，不久

前还带队获得“天伦律师杯”湖北高校法学院法学辩论赛的冠军；吴文芳，比我低一年级，

所以对她，我也是知道一些的。在院学生会的竞选中，她干练、爽直的作风赢得了不匪的票

数，使她成为了主席团的一员；张善斌老师，是我们民商法的导师，我自是再熟悉不过的，

他本科时也教授过我们商法，的确如温院长所述，是一个豪爽而又细致，洒脱而又认真的人；

至于廖师兄，因为隔着两个年级，来往自然少些，所以稍稍有些许陌生。加之当时他一言不

发，酷酷的面无表情，我们这些做师弟师妹的就更觉难以亲近了。	   	  
	   	   	   	  “这是刚收到的案例，大家可以看一下。”温院长开始进入正题了，从桌上拿起两三页
纸递了过来。想到以前阅读的三十多页的英文案卷，我心中暗自窃喜。	   	   	   	  
	   	   	   	  “是一个关于 WTO的案例。”温院长补充到，“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	   	  
	   	   	   	  我再次环顾了一下我的同伴，除了廖师兄，其余的人都流露出与我同样的惊讶。	   	  
	   	   	   	  “你们有什么要求？”温老师捕捉到我们一致的表情，问道。	   	  
	   	   	   	  “我们请求换人。”易仁涛举起手说。我和坐在对面的吴文芳拼命地点头。	   	  
	   	   	   	  “这不是问题。你不是前不久还拿了冠军嘛？小朱今年才从 WTO双学位班毕业的吧？
小吴，你不是现在也正在上吗？小廖就不用不提了，本专业的人才。都没有问题的。”温院

长很乐观、也很迅速地堵住了我们的第一条退路。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温院长瞥见我们夹在胳膊腋下的司考书，“你们有谁在准备司
考呀？”	   	  
三双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这也不是问题。相信你们都能顺利过关的！”温院长又果断地堵住了我们的第二条退
路。	   	  
	   	   	   	  “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我们犹豫了半晌，知道已经无路可退，却仍然硬着头皮再次举起了手臂，“院长，我们
请求支援！”	   	  
“好！”温院长及时地应诺：“下次碰面，我会安排左海聪教授做你们的教练，肖永平教授、

余敏友教授和石磊教授会在需要时给你们指导；另外，我会再去组织其他同学参与进来。大

家再没有要求了吧？”	   	  
原来，院长早已运筹帷幄，我们就只剩下抱着钦佩之情点头的份了。	   	  
	   	   	   	  碰面结束的时候，我们四个人还没有立即散去。彼此相视，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同
一句话：进来了就别找门了。	   	  
	   	   	  
二、痛并快乐着的封闭时光	   	  
	  
	   	   	   	  第二次碰面，是在司考结束之后。一进会议室的门，我着实地吃了一惊：满满一屋子的
人！温院长果然言出必行，请来了左教授并召集了国际法三方向的二十来个同学。大家对整

个案例各抒己见，气氛热闹非凡。 后，决定下来三件事情：一是对诉状的书写做了大致的

分工，由廖师兄负责 GATT第 11条与第 13条的写作；我负责 GATT第 20条；吴文芳负责 TBT
第 2 条；易仁涛负责国际公法的相关内容；二是决定让蒋舸（02 级国际经济法的硕士研究
生，国际大专辩论赛中武大参赛队的一辩）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但因为她有些事情腾不



出空闲就先暂时不参加诉状的书写；三是确定了陈喜峰，03 级国际公法博士研究生；杨玉
环，02级国际经济法硕士研究生；蔡强，03级国际公法硕士研究生作为我们的固定陪练队
员。	   	  
	   	   	   	  三天之后，第三次碰面，我们各自拿出了初稿。“有点感觉了。”左老师仔细地看了一遍：
“可以封闭了。”那天距离交稿日期还剩下十天。	   	  
	   	   	   	  就这样，我们住进了珞珈山庄。	   	  
	   	   	  
	   	   	   	  不得不承认山庄要远比宿舍舒服。有热水、有电视还有免费的工作餐。但是，在大家感
叹了一大番之后发现，山庄里惟独少了一样东西，也是准备比赛 重要、 不可或缺的东西

——电脑！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聚餐完毕后各自作鸟兽散，回到自己的宿舍里去用电脑。但是，
武大太大了——我们四个人又偏偏分住在不同的园区。我从山庄步行回宿舍要整整半个小

时！两天后，大家坚持不住了，终于向张老师开了口。	   	   	   	  
	   	   	   	  回应是积极而迅速的。当天晚上，张老师开车送来了三台笔记本电脑——温院长、左老
师和张老师把他们自己的电脑二话没说贡献了出来。	   	  
	   	   	   	  “放手用吧。”张老师又拎来几大袋新鲜水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那天晚上，张老师和左老师走后，大家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直至以后，每每想到那三
台电脑和张老师的话，大家就都心甘情愿地工作到转点，甚至彻夜不眠。因为我们知道，站

在我们身后支持我们的是多么坚实的砥柱！	   	  
	   	   	  
	   	   	   	  山庄里的生活节奏紧张得没有一丝喘息的罅隙。白天，一边阅读各自所辖部分的材料，
一边和老师队员们讨论；晚上，就要分头着笔成稿。我 高兴也是 怕的莫属讨论了，因为

问题越讨论越细化，越探究越复杂；有时候，大家就一个小问题吵得天昏地暗，甚至忘记了

吃饭。而我，又是个天性急躁的人，一争执起来就容易激动。幸好，每次当我开始提高分贝，

甚至起身即将使用肢体语言时，廖师兄就立刻站起来按住我，大声地说：“朱琼娟，坐下！”

我就回过神来，马上平息自己的语调，调整自己的情绪——这也使得我在日后的正式比赛中，

能够始终以平和的姿态面对对手而不落于冲动罢。	   	  
	   	   	  
	   	   	   	  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们四个人之间是多么地契合，廖师兄也并没有我们开始想象地那
样冷淡，反倒是 幽默风趣的一个，每次都能毫不费力地令在座的每个人喷饭，而自己却若

无其事；小师妹也不象平时显现地那样强干，反倒是大家的开心果，我们都亲切地叫她“小

豆豆”；至于易仁涛，我们的易队长，他宽忍、乐天，是我们队 好的情绪调和剂。我们会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讨论案情的机会；也会在晚上从老师家讨论完问题出来后一起去肯德鸡

大吃一顿或是一起看国际米兰的球赛；甚至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后来，蒋舸和其他陪练

的队员也住了进来，那就更加热闹了。蒋舸喜欢吃零食，会买很多零食和大家一起分享。然

后，大家一边吃着零食，一边“吵架”。有一次，左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所有人都站在与

我的对立边。虽然我势单力薄，但因性格倔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 后，大家都没

有力气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絮絮叨叨地阐述自己的理由，倒是原先持对立观点的一些队

友已经倒戈进来。这时，一直静坐在一旁的左老师笑着评点了一句：“朱琼娟，你真是爱钻

牛角尖。”当时，我并没有完全听懂这句话的涵义，反以为是批评。不曾想，在后来的比赛

中，我发现原来我是一个这么不容易被说服的人，无论是面对对手的反诘还是专家组的提问，

我都能始终坚持自己的思路与方向而不受牵制与干扰。于是，我终于明白这样的“争吵”对

我的帮助有多么地大，也深切地体会到左老师那意味深长的笑容与话语……	   	  
	   	   	  



	   	   	   	  终于，在封闭了二十来天，接连熬了一周左右的通宵后，起诉书与答辩书都先先后后地
成稿了。看着自己辛苦后的成果，大家颇有一番成就感。这时，距离去北京还有十来天。	   	  
	   	   	  
三、阴晴不定的进京前奏	   	  
	  
	   	   	   	   2003年 11月 29日，是武汉大学 110周年校庆的日子。在那一段时间里，法学院举办
了“百年珞珈法学名人论坛”的活动，从世界各地请来知名教授、专家、学者无数，到院里

讲学。这样十年难遇的机会，我自是倍加珍惜，几乎每场必听，从此便得了个“讲座狂”的

名号，也因此对准备口头材料的工作有所疏淡；加之对所写诉状比较满意，自满情绪膨胀，

大家自然都难免松懈——不单口头材料没有成稿，就连模拟也没有打过一场。校庆后的第二

天，也就是临去北京的前三天，曾令良院长，连同余敏友教授和肖永平教授组织大家做了一

场赛前模拟。	   	  
	   	   	   	  我们的表现可想而知。	   	  
	   	   	   	  好容易磕磕巴巴地讲完 后一句话，会场陷入沉默。各位老师眉头深锁，大家心中更是

忐忑难安。	   	  
那几个小时，我们仿佛每分每秒都身处煎熬；诸位老师毫不留情地批评更令我们羞愧难当。

从用语、手势到语速、音调，甚至坐姿，我们全身上下无处不成其为靶子，被一次又一次一

针见血地击中。尤其是我，几乎被全盘否定。老师们走后，我心情沮丧到了极点，甚至想到

了放弃。	   	  
	   	   	  
	   	   	   	  当天下午，本来已经从珞珈山庄搬出来的我们，重又住了进去。晚上，左老师与张老师
将我们领到上午受训的办公室里，又进行了一次模拟。我做的是被申诉方，仍然结巴，疲于

应付。结束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左老师，我认为其他队员更适合……”	   	  
	   	   	   	  “明天再打一次模拟，角色不变。”左老师不置可否。	   	  
	   	   	   	  第二天，再过一天我们就要启程进京了。因此，我们格外地珍惜时间，一分一秒都成为
宝贝，一直在院里呆到晚上十二点还不肯结束辩论与提问。但是，直到那时，我们的上场队

员仍旧没有确定下来。	   	  
	   	   	   	  “明天再打一次模拟，角色互换。”左老师安之若素地布置了第二道任务。	   	  
	   	   	   	  去京的当天上午，我们第三次聚在院办。	   	  
	   	   	   	  我做申诉方，仍旧结巴，所幸有队友们关爱与鼓励的目光才勉强完成。	   	  
	   	   	   	  终于，要确立人选了。	   	  
	   	   	   	  “蒋舸，你作申诉方。”	   	  
	   	   	   	  “易仁涛，你作被申诉方。”	   	  
	   	   	   	   	  “朱琼娟，你两边（申诉方与被申诉方）都上。”左老师看着我说。	   	  
	   	   	   	  ！	   	  
	   	   	   	  我的吃惊与惶恐并不逊于面对猝不及防的摸考。我当时所能想到做到的第一件事莫过于
搜肠刮肚地寻找推脱的理由：“老师，我不行的，……我结巴，……而且，混乱，……而且，

其他队员比我更适合，……”	   	  
	   	   	   	  队友们开始“以眼杀我”，甚至准备“动手”了。	   	  
	   	   	   	  “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的举手。”廖师兄高声地提议。	   	  
	   	   	   	  哗，所有的手都高高地举了起来。	   	  
	   	   	   	  我那已跌落到低谷的心伴随着重又浮出了水面。泪水在那一刻早把心里润湿了大片。我
注视着大家真诚而信任的脸孔，突然发现自己原是天底下的头号大傻瓜——在大家还没有放

弃自己的时候就险些自己放弃了自己！	   	  



	   	   	   	  “你行的！”蒋舸给我一个灿烂的微笑。	   	  
	   	   	   	  “你没问题的！”易仁涛冲我点了点头。	   	  
	   	   	   	  “我们帮你们整理材料，尽我们全力支持你们！”不能上场的廖师兄与小师妹不但没有
丝毫的失望，反而不住地替我们打气。	   	  
	   	   	   	  左老师看到这般情形，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的心里也分外地温暖，这才猛然发现，原来窗外的阳光是如此地灿烂！	   	  
	   	   	  
四、泪与笑交织的日子	   	  
	  
	   	   	   	  终于，我们坐上了北上的火车。一路上，大家在颠簸的节奏中或整理辞稿，或讨论争点
地度过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报到完毕，大家也顾不得舟车劳顿，继续工作——我们只想把

我们先前浪费的时间补回来，我们真的不愿诸位老师在寄予我们厚望后再次流露失望的眼

神。	   	  
	   	   	   	  晚上七点，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王晨光院长大致介绍了比赛事宜和参赛的院校。回到房间，
已是晚上十点左右。大家都还不肯休息，聚在左老师的房间里，拿出问题继续讨论。一贯早

睡的左老师强打起精神进行评点；张老师买来牛奶给大家煮上，又坐在一旁削梨、剥柚。这

番情景，于我之感动，已非语言所能描绘。	   	  
	   	   	  
	   	   	   	  第二天上午，与我们第一个对垒的是复旦大学法学院，我们作申诉方。复旦的队员们道
理倒是讲得透彻，只是在辩论阶段自动放弃剩余的时间，实为可惜。我们也只是险胜一筹。	   	  
	   	   	   	  第二场，与华东政法大学对阵，我们作被申诉方。这一个下午过得可不轻松。三位专家，
王军老师、史晓丽老师与徐炳律师，甚是活跃，所提问题不但尖锐，而且艰深。好在我们平

日的讨论中也有涉及，所以并不慌乱。后来，史老师在 TBT部分发问易仁涛：“什么是技术
标准？什么是法规？”问题简单，无非是概念的表述，然而临场的突发其问，易仁涛一时也

找不出相关的依据，而乌拉圭回合文本此时就摆在我的手边。	   	  
	   	   	   	  “请问这位专家所问的是技术法规？还是技术标准？要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赛场上哪怕十秒钟的停顿也是难堪，我只好想尽办法地弥补沉默。	   	  
	   	   	   	  史老师低头稍稍思考了片刻：“是技术标准。”	   	  
	   	   	   	  这思考的霎那，便足够我翻到文本的那一页并递到易仁涛的面前。史老师话音刚落，他
便响亮而清楚地给出了答案。	   	  
	   	   	   	  当首席裁判员王军老师宣布本场辩论结束时，我瘫在椅子上，累得动弹不得。易仁涛握
了握我的手，说了声“谢谢”。老师和其他队友们走上来，拿出刚才记录的小本子，一一指

出我们的可圈可点之处和在回答问题中所犯的错误。坦白而言，我当时只剩下“哼哈”应承

的气力，真想倒在柔软的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	   	  
	   	   	   	  等了半晌，结果终于出来了。我们第二次胜出，这意味着我们将顺利进入明天的半决赛
——我们已经漂亮地闯过了第一关！	   	  
	   	   	  
	   	   	   	  晚饭时，不能喝酒的左老师也放怀痛饮了几杯“小二”（红心二锅头）。这次，他给我们
布置的任务是	   	   	   	  “睡觉”。回到房间里，本已浑噩匮乏的我却怎么也睡不着，蒋舸也是如
此。于是，我们二人不约而同地从床上爬起来，拧亮台灯，开始对每个问题重新进行梳理。	   	  
	   	   	   	  但是，在蒋舸连续打了好几个喷嚏后，我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了：“你感冒啦？”	   	  
	   	   	   	  蒋舸无奈地点了点头。	   	  
	   	   	   	  “回床睡觉！”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别折腾自己！现在睡觉！”我强行关上了灯。	   	  
	   	   	   	  蒋舸就是这样一个凡事讲求认真的人。只是她若在赛前病倒，将不啻于对我们队伍的重
创。想到这里，自己就怎么也睡不着。一看表，九点一刻，再过四十五分钟，进入明天半决

赛的前四名即要公布。一想到这，我便偷偷爬了起来，叫醒易仁涛，一起去了明理楼。	   	  
	   	   	   	  除了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也相继进入了半决赛；而我
们明天将要面对的，正是我们的东道主，本次比赛大陆地区的主办方——清华大学。我们作

起诉方。	   	  
	   	   	   	  回到房间里时，蒋舸早已坐在桌前看我们的诉状。	   	  
	   	   	   	  “我们又作起诉方。”我缓缓地开了口。	   	  
	   	   	   	  “知道了。”蒋舸一边擤着鼻子，一边点头。	   	  
	   	   	   	  “吃药没？”我不知该怎样继续对话。虽说感冒并非大碍，可终究不轻，明天的比赛又
是极重要的关口，不知她可否撑得下去。	   	  
	   	   	   	  她摇摇头：“不吃。怕睡觉，就不清醒了。”	   	  
听到这里，我真想上去紧紧地拥住她。经过一天的比赛，大家早已疲惫不堪，莫说我们这些

上场的队员，就是场下的廖师兄和小师妹，也已是精力憔悴。现在，唯一支撑着我们的，就

只剩下这坚持到底的信念了。	   	  
	   	   	   	  晚上十一点，我们拿到了对方的答辩书。谁也没有心情睡觉：张老师与易仁涛、吴文芳
一道整理专家组的提问；而左老师、廖师兄则与我和蒋舸一起剖析对方的疏漏，研究对策。

就在讨论如何对“限制措施”进行批驳时，我们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眼看已近转点，

大家仍然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终于，我忍不住，站起了身。	   	  
	   	   	   	  “朱琼娟，坐下！”廖师兄大声地呵斥了一句。	   	  
	   	   	   	  倘若放在平日，我必是立即打理情绪；然而那晚，一直以来背负的压力，连续几晚的缺
觉，坚持己见的顽固，迫在眉睫的比赛，困顿、忧急与莫名的紧张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我

再也忍不住，冲到隔壁的房间里，看到张老师他们还在认真地整理，更觉不是滋味。	   	  
	   	   	   	  “怎么，讨论完了吗？”张老师笑眯眯地问道。	   	  
	   	   	   	  “没有。”	   	  
	   	   	   	  “没有？到这来干吗？”	   	  
	   	   	   	  “不干吗。”	   	  
	   	   	   	  房间里所有的人都放下笔，不可理解地望着我。	   	  
	   	   	   	  “我不想参加比赛了！不想参加比赛了！”我的情绪终于还是爆发了。开始号啕大哭起
来。我本来只是赌气，没想到自己还要闹情绪闹到所有人都不得安宁，心中越想越难过，哭

得愈发收拾不住。	   	  
	   	   	   	  大家开始手忙脚乱了起来。张老师、廖师兄和小师妹还有其他人轮番陪着我，开导我。
好半天，我的眼泪才停住。不过，坦白说，这么酣畅淋漓地发泄一通，反倒觉得神智清爽了

许多。自己又觉得不好意思，就自觉地拿起诉状继续钻研起来。不知不觉，又过了四个钟头，

大家才各自回房睡觉。难为小师妹，仍然陪着我和蒋舸，仔细听完我们 后的演练才回房歇

息。	   	  
	   	   	   	  那时，已是凌晨四点。	   	  
	   	   	   	  一大早，照例接到张老师叫起的电话。梳洗时，听到易仁涛说廖师兄整理争点今早六点
才睡时，我对着镜子里双眼浮肿、面目憔悴的自己说，哪怕是倒下，也要坚持到比赛结束后

再倒！	   	  
	   	   	  
	   	   	   	  那一场比赛，如易队长所说，是 惨烈的一场比赛。	   	  
	   	   	   	  清华大学派上场的是两位伶牙俐齿的女生。专家组也是极强的阵容：巩沙老师、杨自然



老师与宋英老师，尤其是宋英老师，问题如连珠炮般地抛出，且个个命中要害，让人难以招

架。所幸蒋舸大多能应对自如。她的这份从容感染到了我，使原本已近乎昏聩的我重又打起

十二分的精神，镇定迎战。	   	  
	   	   	   	  然而，宋老师好穷追猛打，对每个问题都要追问到底。眼看蒋舸被她的一个问题纠缠不
放时，着急了半天的我终于找了一个间隙插进了话：“谢谢这位专家的提问，我可以对我同

伴的回答作一些补充吗？”	   	  
“可以。”宋老师微笑着点头。	   	  
	   	   	   	   ……	   	  
	   	   	   	  但是，问题出现了。我们在专家的提问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以致于忘记了事先计划的
时间分配。蒋舸在完成 GATT 第 20 条的论述后，我只有 2 分钟阐述 TBT 的内容；在反驳部
分，我也只剩下 1分半钟的时间。结果，我准备重点抛出的批驳也腹死胎中。	   	  
	   	   	   	  比赛结束后，专家们进入专门的房间里讨论评比。那短短的几分钟，仿佛几个世纪般地
漫长。我重新感觉到沮丧，蒋舸一脸抱歉地望着这边。我起身走到洗手间，擦去眼角的泪，

努力压制自己一触即发的情绪。	   	  
	   	   	   	  专家们终于回到了场上，开始了例行的评点。	   	  
	   	   	   	  “申诉方的两个队员表现得很不错，特别是第二位队员及时地补台，体现出队员之间的
配合意识。……”宋老师依旧微笑着，清晰有力的字句，却让已身心俱疲的我分辨不出倒底

是真心的肯定亦或对失败者的 后安慰。	   	  
	   	   	   	  终于，宣布结果了。	   	  
	   	   	   	  “申诉方胜出。”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如鼓槌般击震着我的耳膜。我再也忍不住，捂住脸“哇”得一声哭
出来。我很少有这么原始的哭态——也许是缘于以前很少有这样充分地肆意与率性——一切

得来都太不容易了……易仁涛拿着大衣立刻冲上来，想遮住我的这副糗相。不曾想，我的情

绪早已感染到其他的人。	   	  
	   	   	   	  “朱琼娟，我们抱一下吧。”	  蒋舸说着，一把把我搂在怀里，放声大哭，“下一场我们
一定会配合地很好的！相信我！”小师妹这时冲过来，拍拍我们的肩，眼泪落下来。于是，

三人紧紧抱成了一团……	   	  
直到后来，这副场景仍然像烙印一样深深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回校后在院里召开的表彰

会上，再谈起与清华的那场比赛时，左老师也忍不住在台上哽咽起来：“看到两位队员面色

黄黄地坐在台上，坚持着打完，后来大家都哭成一团，我很心疼……我们的队员付出地太多

了……”从此，我这个“十一个小时内哭了三次”的典故就在同学们中间流传开来。而每次

说起此事，廖师兄就会拍拍我的头：“够本了，一年的眼泪一天就流光了。”我会极不好意思

地低着头，任由他们戏谑，一门心思地欣赏照片上我那灿烂无比的笑脸却衬着又红又肿的双

眼的古怪模样。发现只有在泪水中浸泡过后的欢乐才能带来这样无穷的回味；而那一天，那

感情激荡、悲喜交织的一天才会带给我如此刻骨铭心的记忆。	   	  
	   	   	   	  也就是这样，我们闯过了第二关，进入了决赛。	   	  
	   	   	  
	   	   	   	  决赛的对手是西南政法大学，我们仍做起诉方。	   	  
	   	   	   	  开赛前，队长和师兄就三番五次地“警告”我，如果再像上午那样大喜大悲，就拒绝“认
识”我。我独自偷笑，其实，经过前几场泪水的洗刷，心境早已平和了不少。我现在唯一所

需要做也是所能做的——就是坚持到比赛结束再倒！	   	  
	   	   	   	  那天下午，决赛在明理楼 大的模拟法庭里按时举行了。杨国华专家致开场词时幽默风

趣地说要学会“讨好”他们，而杨征教授也强调要保持“平和”的姿态。我注意到台下的张

老师对我做了个下压的手势，我知道他是在告诉我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手势。我点了点头，自



第一场比赛的何美欢教授指出我的手势有些过大后，我就一直努力克制手势的幅度与次数

——辩论不仅是道理的阐释，心理的较量，更是一切语言的艺术——一切所能注意到的细节

都必须力求完美。	   	  
	   	   	   	  对于那场比赛，我想说的第一句话是，灯光好炫。我的思维好几次都险些游离；准确的
说，是已经在游离。于是，我的心里又生出急躁的妖魔，愈是着急把问题讲清楚，反倒欲速

则不达。然而，就在 后阐述的几分钟里，我发现，三位专家都已面向我，在聚精会神地聆

听，不时微笑点头。突然之间，我仿佛触摸到了那追寻已久的感觉，那安静温和的气质，那

心平气顺的说理。不知不觉中，心，安定了下来；激扬的语调也渐趋平静。	   	  
	   	   	   	  我找到了那种感觉！我顾不得记起原来准备的是如何的说辞，我早已对案件再熟悉不过，
我是怎样地理解！我是怎样地积累！我应该怎样地表达！我注视着专家们，身体稍稍向右侧

前倾；我微笑着；我告诉他们的是全身心进入到申诉方代理人这个角色后的立场，是完全自

我而又超我的想法，是已经忘却这只是个模拟表演而彻底地当作是一场真正的法庭辩论的投

入与释放！	   	  
	   	   	   	  我讲完了！	   	  
	   	   	   	  我却不愿说结束——那种感觉仍在延续。	   	  
	   	   	   	   ……	   	  
	   	   	   	  宣布结果前，我却没有了惯常的猜测与忐忑。输赢早非我所在乎，我找寻到了我所想找
寻的，便是足够。	   	  
	   	   	   	  终于，武汉大学胜利了！而我也终于能应现队友们的要求，没有“大喜大悲”。倒是左
老师与廖师兄，据小师妹说，就在结果宣布的那一刹那，他们的眼角有泪光闪烁。面对桌上

摆成一排的金灿灿的奖杯，我拍着手，用力地点着头——我们真的要肯定自己，我们真的是

太棒了！	   	   	  
	   	   	  
五、不吐不快的心里话	   	  
	  
	   	   	   	  再后来的就是第二天晚上与台湾地区来的冠军队，台湾政治大学进行的表演赛。大家在
融洽而又不失幽默的气氛中结束了首届“理律杯”所有的赛事。那天，曾院长特地提前坐飞

机赶到了清华。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天上午，我们一进房间，他就走上前，紧紧握住我的

手：“法学院的英雄们哪！”	   	  
	   	   	   	  我看到他舒展的眉头，我这才悟到，倘若不是他们那天上午的训斥，我们又何来如此的
压力与努力；倘若不是他对我的那番训斥，又何来我如此的潜力与勇气。机缘，本是玄不可

言，或是注定，或是人为，一切，就只有天知了。然而，无论是何种的答案，我所要做的惟

有满心的感激。感激一切身处机缘却又推动机缘的人们，感谢这些人们在机缘之下所做的一

切付出，感谢一切付出之后所收获的硕果，感谢硕果之中所蕴涵的一切新种，感谢新种之上

发现的一切真理方向，才有了我再一次心智健康的成长。	   	  
	   	   	   	  这次的比赛，我所收获的已远非我想象：不止是满载而归的荣誉，不止是金石不换的友
谊，不止是导师的教诲，知识的掌握；更是一种心态的洗练。正如离京前的头天早上，我们

去了北京的世纪坛。在艺术展览厅里，我在一幅题为“无上清凉”的书法前，驻足了很久。

方方稳稳只四个字，却饱含了无限深意；也可巧与我追崇平和的心态契合。	   	  
	   	   	   	  我想，这也正是我从这次比赛中所悟到的 大收获罢。	   	   	  
	  


